
一九八九年第二期 日 本 研 究

八八 八 八 八 乃 兴

百家论坛

米��

滚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只

关于

丁汝
山

东

昌之 琴
� � � 一 才十

学

死的
院

儿个 戚

二 � 二 一

其

间题 章

近代著名爱国诗人黄遵宪有一首 《 降将军歌 》 ，
其中写道 �

“
冲围一阿来如飞

，
众军属 目停鼓肇

。

船头立者持降旗
，

都护遣

我来致词
。 ” “

船头立者
” ，

谓广丙舰管带程璧光� “
都护” ，

系指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
。

此诗乃讥讽所传丁汝昌遣程璧光向日

人乞降之事而作
。

那么
，
丁汝昌到底降敌没有� 北洋舰队之投降

日军
，
究竟是在丁生之前

，

还是在他既死之后 �对此
，

长期聚讼

纷纭
，

疑案莫明
。

至范文澜同志著 《 中国近代史 》 ，
根据姚锡光

、

泰莱所述
，

肯定丁汝昌
“ 威海被围

，
宁死不降

” ，
并认为北洋舰

队之降是在丁死之后
。 ①此说既出 ，

大家认识渐趋统 一
。

不 久

前
， 《 内蒙古大学学报 》 刊有张凤翔同志 《 丁汝昌之 死 考 析 》

�见该刊����年第 �期�一文
，

则对范说提出了质疑
。

张文断言
，

丁服毒 自尽的时间是在向日舰致送投降书之后
。

看来
，

对此问题

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
。

试述拙见如下
。

一
、

《 牛和晒桌 》所记

丁汝昌死事情形不足凭信

张文为证明 自己的看法
，

引用 了以下五条材料
�

其一
，

登莱青道刘含芳
、

�

威海营务处候选道牛超晒
，
北洋海

军营务处停选道马复恒会察 �简称 《 牛超晒察 》 � � “
至 �十七

日� 晚
，
丁汝昌接电

，
催令冲出

，

知援兵无期
。

奈 口外楼舰
、

雷艇布满
，
而 各 舰 皆受

重伤
，

子药将尽
，

无法冲出
。

水陆兵勇又以到期相求
，
进退维谷

。

丁汝昌几次派人将镇

远用雷击沉
，

众水手只顾哭求
，

无人动手
。

夜���
，

舰艇又来攻击
，
康济中炮受伤

，
水陆

兵 民万余人哀求活命
。

丁汝昌见事无转机
，

对艇晒等言
，
只得一身报国

，

未能 拖 累 万

人
，
乃与马格禄面商

，

不得已函告侨水师提督伊东… …派广丙管驾程璧光送往屡船
。

程

璧光开船之时
，
丁汝昌已与张文宣先后仰药

，
至晚而死

。 … … 以上各节
，
艇晒

、

复恒亲

见确实情形
。 ”

其二
，
山东巡抚李秉衡 《 查明丁汝昌死事情形析 》 � “

据东海关道刘含芳及北洋营

务处候选道牛艇晒
、

马复恒察称… …至降屡之说
，
臣以为事即不虚

，
而敌方构兵

，
既难

责以归还
，

即无从加之以罪
。

若果死事属实
，
只可宽其既往之愈

，

此 外 固 亦 无 庸 深

论
。 ” “

战败死绥
，

仅足相抵
。

倘 日后有以请卿之说进者
，

朝廷必力斥其非
。 ”

其三
，

曹和济 《 津门奉使纪闻 》 � “
十七 日丁接烟弃资津电令冲击

，

始知援绝
，
敌

已据宁海
，

乃与总兵张文宣
、

道员牛翅晒
、

马复恒
、

洋员马格禄商
，

致书屡水师提督伊

东
，

献船
、

岛
，
约入勿伤军民

，
派广丙管驾程璧光往

。

是夜
，
丁与张即仰药死

。 ”

其四
，

蔡尔康等编 《 中东战纪本末 》 � “ �丁汝昌� 乃于十八 日遣广丙管驾程璧光

乘坐镇北小舰
，

高揭自徽
，

直造 日提督伊东枯亨座船
，

投递降书
。 … …伊东佑亨略与寒

暄
，
因问

� ‘

丁提督安否�
’
日 � ‘

病
。 ’

间
� ‘

刘总兵安否�
’
日

� ‘

安
。 ’ … …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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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 日镇北又入 日营
，
而下半旗

，

众惑不解
。

及接见程差弃
，

惨然
，

急叩其故
。

则曰
�

座作函
。

毕
，

起而言曰
�

‘

昨带贵提督公犊及私函呈丁公
，

面深墨
，
容甚戚

，
日人无不

观其容色
，

似甚感动
，

即入
‘

我事毕矣 � ’
遂入卧室

，

服生鸦片一大剂
。 ”

其五
，
日人竹下勇主编 《 近世帝国海军史要 》 � “ �月�� 日 �夏历正月十八 日� 上

午
，

联合舰队在阴山口锚地
。

伊东司令长官见到清舰镇北号持白旗驶来… …随后清国军

使登舰
，
呈上投降书

。 … … 次 日
，

即��日 �正月十九 日� 上午
，

清舰镇中 〔北 〕 号挂自

旗
，
且为半旗

，
到旗舰松岛号近旁

，

军使将丁汝昌的复书呈交给伊东司令长官… …悄然

说
� ‘

丁提督昨日接到贵书
，

面色感激
，

当即回书
，

而后托以后事
，

服毒自尽
。 ’ ”

据此
，

张文作出了如下的推断
� “

上述儿方面的记载互相印证
，
足可以 否 定 姚 锡

光
、

泰莱所说
。

北洋舰队的投降书不是如泰莱所说的
� ‘

盖丁氏死后
， … …假丁提督之

名作降书
” ，

而是出自丁汝亲裁
。

丁汝昌服毒自尽的时间也不是如姚锡光所记
� ‘

十八

日晓夜四更许
’ ，

即北洋舰队投降前夕
。

而是在他发出第二封请降书后即十八 日晚到十

九 日黎明前
。 ”

这一推断是否能够成立呢� 我们稍作分析
，

便不难发现
，

张文所据的材料多数价值

不高
，
不能视之为信史

。

象 《 津门奉使纪闻 》 主要记作者在天津所闻
，

其中真伪杂揉
，

对错参半
，
必须进行具体分析

。

如谓丁汝昌于十七 日夜
“
仰药

” ，

这本是对的
，

却又带

出
“
仰触” 前

“
致书屡水师提督

”
的伪材料

。

再如谓
“
敌已据宁海

” ，
纯系谣传

。

甚至

将牛艇晒书为
“
牛晒艇

”
皆是不应有的错误

。 《 近世帝国海军史要 》 编于����年
，
系 日

人恨据其他材料撰写而成
，

其错误比比皆是
。

书中象璧光乘坐的是何舰这样的简单问题

都搞不清楚
，

追论其他重要的细节了
。

至于李秉衡折
，

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
。

因为当北

洋舰队覆没之际
，

李秉衡正远在莱州
。

适有给事中余联源奏丁汝昌死情可疑
，

清廷谕李

秉衡确查
。

二十天以后
，

李秉衡才有此复奏
。

他对丁汝昌降屡之说是持怀疑态度的
，
因

而有
“
若果死事属实

”
的话

。

而张文却斩头去尾
，

截取了
“
降楼之说

，
臣以为 事 即 不

虚
”
一句

，

好象李秉衡真的相信丁汝昌降敌了似的
。

这种论 证方法
，
应该说是不够严谨

的
。

《 中东战纪本末 》 所记丁汝昌死事情形甚详
，
倒是颇引人注意

。

书中称所记系根据
“
西简

”
所言

。

所谓
“
西简

” ，
当是某洋员致上海报馆的书信

。

这位洋员究为何人
，

暂

时难以推定
。

即使他确实是北洋海军中的洋员
，

也不能证明这条材料有多么高的史料价

值
。

相反
，

在这短短的数百字中
，

编造的痕迹处处可见
。

试看
�

伊东问
� “

丁 提 督 安

否�
”
程答

� “ ‘
病

。 ”
丁汝昌本无病

，

为什么不回答
“
安

”
而回管

“
病

”
呢� 此其一

。

伊东问
� “

刘总兵安否�
”
程答

� “
安

。 ”
这就更是大错了

。

据牛超晒等给李秉衡的报

告
� “

十二 日定远被馁击沉
，

刘步蟾恐为敌所捞获
，
十六 日用水雷将船身轰散

，
即于是

夜仰药死
。 ” ②牛爬晒等致李鸿章电亦称 � “

十七 日刘镇步蟾
，

十八 日丁军门… …均先

后殉难
。 ” ③刘步蟾是十六 日夜喝的鸦片 ，

延至十九 日而死
。

对此
，

程璧光难道会不知

道� 此其二
。

程璧光又告伊东曰
� “

昨带贵提督公壮及私函呈丁公
，

观其容色
，

似甚感

动
，

即入座作函
。

毕
，

起而言曰
� ‘

我事毕矣�
’
遂入卧宝

，

服生鸦片一大剂
。 ”

照程

的说法
，

丁汝昌复伊东书是亲自写的
，

更是难以令人置信
。

即便是丁汝昌当时还活着
，

也不会亲笔给敌将写信
。

从现存的丁汝昌函件看
，

除私函外
，
公函皆由书吏捉刀

，

何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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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函敌将手� 因系编造之言
，
必力求其真切

，

反而愈见其假也
。

此其三
，。
由此可见

，

这

条材料的真实性是大可怀疑的
。

张文所用的第一手材料
，

惟有 《 牛超晒察 》 一件
，

然仍难令人凭信
。

众所周知
，

牛

袒晒是北洋舰队投降的主持人
。

他同伊东佑亨会见两次
�

第一次
，

是在十九 日上午
�

他

怕伊东不接纳他
，

对伊东说
� “

我在刘公岛
，
丁提督次级也

。

今来贵舰
，

幸与 我 共 议

事” 。

会谈时
，
双方在交出刘公岛炮台

、

军械及军舰问题上皆无异议
。

但 日方提出
�

投

降之中国将弃
，

将由日兵监护送至国外
。

牛面有难色
， “

请令赴芝果或养马岛
” 。

伊东

勃然作色
，

责之
，
牛唯唯而已

。

当 日未成议而散
。

第二次
，

是在二十 日下午
，
牛艇晒复

至 日舰
，
交出中国将弃

、

洋员名册及陆军编制表
，

并告以担任武器
、

炮台
、

舰船交接委

员的名单
。

随后
，

即恳求伊东废监护 日兵
� “

贵官诚能垂恩典
，

使得海路赴芝呆
，
即望

外之幸也
。 ” ④伊东沉思良久 ，

始诺之
。

遂签定 《 威海降约 》 十一条
。

牛袒晒既与投降

事大有干系
，

我们对他的报告不能不加分析
， ’

便完全信之无疑
。

与程璧光和伊东佑亨的对话相对照
，
就可以清楚地看到

，
他们所说的丁汝昌死事情

形是互相矛盾的
。

程先于牛与伊东会见两次
�
第一次

，

是在十八 日上午八时半
，

向伊东

致送投降书� 第二次
，
是在十九 日凌晨三时

，
致送复函

，

要求宽限三天
。

照程的说法
，

丁汝昌是在他第一次去 日舰之前服毒的
。

而牛的说法却不同
。

他说得很明白
，
丁是在程

第一次
“
开船之时……仰药 ”

的
。

牛
、

程同为北洋舰队投降的当事人
，

究竟以谁的话为

准呢� 看来他们都在力图掩盖事实真相
。

然而
，

即使遮饰得再巧
，

也总难免要露出破绽

的
。
正所谓欲盖弥彰�

既然张文推断的根据皆不足凭信
，

那末
，

其结
一

沦就难以成立了
。

二
、

丁汝昌服毒自尽的确切时间

张文之所 以要引用上述五条材料
，
是想以此来否定姚锡光和泰莱的论述

。

然而其 目

的并未达到
。

因为这五条材料都是经不起推敲的
。

我认为
，
从 目前所能掌握的材料看

，

姚锡光
、

泰莱所说还是无法推翻的
。

为了说明间题
，
我们不妨把姚锡光

、

泰莱所记引述如下
�

姚锡光 《 东方兵事纪略 》 � “
自威海陆道陷

，
刘岛居民徨惧

，

兵轮管带不欲战者复

交煽其间
，

兵勇水手和之
。 … …在岛诸洋员请许乞降

，

以安众心
。

汝昌谓
� ‘

我知事必

出此
。

然我必先死
，

断不能坐视此事
。 ’ … … 十七 日

，

楼水陆复以炮急攻我
，

岛中愈惶

急
。 ·

一 而弹药将罄
。

是 日
，

得烟台密信
，

始知东抚李秉衡已走莱州
，

援兵绝
。

汝昌召

海军诸将议鼓力碰敌船突围出
，

或幸存数舰
，

得抵烟台
，

愈于尽覆于敌
。

诸将不允
，
散

去
。

旋勇丁
、

水手露刃慑汝昌
，
汝昌稍慰之

，
入舱仰药

。

张文宣继之
。

十八 日晓夜四更

许
，

相继死
。

牛艇晒召诸将并洋员议降
。 ”

英人泰莱的在华回忆录 《 在中国牵线 》 中写道 �

，’� �日 �夏历正月十八� 清早
，
丁提督 自杀 身亡

。

我不曾亲临目睹当时所发生

的一切
，

惟得自传闻及事后发表的瑞乃尔报告而已
。

盖丁氏既死
，

马格禄
、

郝威及

中国官员数人上岸至牛台寓所
，
遇见瑞乃尔

。

郝威倡议
，
伪托丁提督名义 作 降 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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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亲自拟稿
。

译成中文
，
并铃提督印

。 ”

两相对照
，

可知姚锡光和泰莱的记述是完全一致的
。

那末
，

姚锡光
、

泰莱所述并非第一手材料
，
为什么就认定它是可靠的呢�

根据之一
�

谷玉霖所撰 《 甲午威海之役拾零记 》 � “ 丁军门先在定远
，
后在靖远督

战
。

但为投降派所逼
，

知事 已不可为
，

就从军需官杨白毛 �绰号� 处取来烟膏
，

衣冠整

齐
，
到提督衙门西办公厅后住屋内吞烟 自尽

。

我当时是在提督衙门站岗的十卫士之一
，

亲眼所见
，

所以知道详细
。

丁军门自尽后… … �牛道台�集众筹议投降事
。 ”

谷玉霖是

威海卫北沟村人
，

原在来远舰上当炮手
，
来远中雷沉没后又调去守卫提督衙门

，

所记为

其亲临目睹
，
自属可信

。

根据之二
�

苗秀山口述
� “

刘公岛吃紧时
，
岛上绅士领着一帮商人劝丁统领投降

，

丁统领说什么也不答应
，
还把他们训了一顿

。

张统领 �文宣�是个硬汉子
，
想守到底

，

后来实在不行了
，
丁统领一死

，

他就在西瞳的王家服毒死了
。

领头投降的是牛提调 �超

晒�
。

当时派镇北舰去接洽
，
我也在舰上

。

受降地点在皂埠东海面上
。

我们船靠近 日本

船时
，
只听 日本人用中国话呵斥

� ‘

叫你们抛锚啦�
’
弟兄们都低下头

，
心里很难受

。

去接洽投降的中国官员有五六个
。

结果港里十条军舰都归了 日本
，
只留下康济运送丁统

领等人的灵枢
。 ”

苗秀山是刘公岛人
，
从小就跟北洋舰队的官兵混得很熟

，
后来上镇北

舰当水手
，
也是当时的目击者之一

。 ⑤
根据之三

�

瑞乃尔的报告
。

泰莱所记丁汝吕死事情形
，

并向方壁虚构
。

据他自称
�

一是根根传闻� 一是根据瑞乃尔的报告
。

英语
����

��’ 一词 ，

有传闻
、

谣言
、

流言等义
。

张荫麟先生的译文将�����
�
译作 “ 谣传

” ，

在此显然不妥
。

因为 “ 谣传
”
系指传播的无

事实根根的话
，

与泰莱的本意是相违的故应以译
“
传闻

”
为是

。

瑞乃尔乃价值
。

泰莱也

德籍洋员
，

时为炮兵教习
，

曾积极鼓动投降
，

并始终参与其事
。

他的报告 自然有很高的

说
� “

我采取瑞乃尔报告所述
，
以其可靠性颇高

。 ”
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到瑞乃尔发表的

报告原文
，
这不能不是一大遗憾

。

但并不妨事
。

通过泰莱的转述
，
仍然可以看到瑞乃尔

报告的主要内容所在
。

根据之四
� 《 丁氏族谱 》 � “

丁先达
，

赏穿黄马褂赏戴双眼花翎西林巴图鲁正一品

封典北洋海军提督
，

讳汝昌
，
字禹廷

，
生于道光十六年丙申十月初十 日巳时

。 ……卒于

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辰时初
。 ”

根施从滨 《 丁君旭山墓表称 》 � “ 尚书公 �丁汝昌�

死之
，

观察扶淑回籍
，

魏太夫人 �丁汝昌继配� 亦以痛夫而亡
。 ”

观察指丁介石
，

字旭

山
，
丁汝昌之孙也

，

可见
，
丁汝昌与没

，
是有家人随侍在侧的

，

故记下了他死的确切时

间
。

十八 日辰时初
，

也就是十八 日早晨七时许
。

这不仅可与泰莱所记的十八 日
“
清晨

”

相印记
，
而且与姚锡光所说的

“
十八 日晓夜四更许

”
也是大体上一致的

。

由此可证
，

姚

锡光
、

泰莱所记丁汝昌死的时间确凿可信
，

并非无稽之谈也
。

上述当事人的记述相互印记
，
尽管在枝节问题上偶有歧异之处

，

但仍然可以说明以

下几点
、

�一� 丁汝昌死的确切时间是正月十八 日晨七时许
，
而不是 《 牛某 》 所 说 的

“
至晚而死

” ，

更不是张文所说的
“
十八 日晚至十九 日黎明前

”
死的

。
�二� 丁汝昌是

喝鸦片 自尽的
，

其弥留时间 自然很长
，

敌他
“
仰药

”
时间当在十七 日 夜

，
而 不 是 《 牛

察 》 所说的
“
程璧光开船之时

” �十八 日早晨八时许�
，
更不是张文所说的

“
发出第二



��

封请降书后 ” �十九 日凌晨三时�
。
�三� 集众议降一事是发生在丁汝昌既死之后 �当

然并不排除在他自杀之前及弥留之际有一些人在密谋此事�
，

由牛起晒主持
，
而不是如

《 牛察 》 所说
�

此事乃丁汝昌
“
与马格禄面商

” ， “
以函告水师提督伊东

” ，

并
“
派广

丙管驾程璧光送往楼提督船
”
的也不象张文所说投降书乃

“
是出自丁汝昌亲裁

” 。

三
、

丁汝昌为何要选在正月十七 日自尽

丁汝昌对于 自己的死
，

是早有思想准备的
。

当威海卫吃紧时
，
他 曾对家人说

� “
吾

身已许国�
” ⑥并 “

派员将水师文卷送烟
，

誓以必死
” 。 ⑦据 《 牛翅晒凛 》 称

�

正月十

四 日
，

各船水手
“
哀求生路

” ，
丁汝昌

“
晓以大义

，

勉慰固守
” 。

并当众宣告
� “

若十

七 日救兵不至
，
届时 自有生路

。 ” 以
“
十七 日

”
为期限的许诺

，
究竞包含着什么意思�

《 山东巡抚衙门档 》 的发现
，

为我们揭开了这个谜底
。

原来
，
早在 日军在龙须岛登陆之初

，
丁汝昌即认为

，
日军从海上进攻威海 必 不 成

功
，

但威海战局能否支持
，

在很大程度上还取见于后路的援军情况
。

所以
，

在丁汝昌看

来
，
当时死中求活之法 只有一个

，

就是后路有大量援兵开到
。

其实
，
这也是当时各方面

普遍关注的问题
。

先是在十二月二十七 日
，
廷 旨准将已奉北上之贵州古州镇总兵丁槐所

部五营截留山东
。

二十八 日
，
刘坤一到天津与李鸿章晤商

，
决定伤徐州 起 程 之徐州镇

总兵陈凤楼马队五营
，

及皖南镇总兵李占椿等步队十五营
，

皆迅赴烟台
，

以援救威海
。

从 《 山东巡抚衙门档 》 可 以知道
，

当时对李秉衡估计
，

威海如能支持二十天
，
这批援军

必定能够赶到
，

当可解威海之围
。

他在致朋辈电中说
� “

电奏允留丁槐一军
，

并准截留

北上二十营助勒
，

如威能二十 日无事
，
添此兵力当可挫贼

。 ” 匆他还将此意电告了威海

诸将
。

从十二月二十七 日奉 旨起
，

再过二十天
，

适为正月十七 日
。

这就是丁汝昌所 以许

诺以
“
十七 日

”
为期的原因

。

丁汝昌既向士兵们讲明要坚持到十七 日
，

因此他盼望援兵的心情也最为焦急
。

十二

日
，

他致电刘含芳告急
，

内称
� “

昌等现惟力筹死守
，

粮食虽可敷一月
，

惟子药不充
，

断难持久
。

求速将以上情形飞电各帅
，

切恳速伤各路援兵
，
星夜前来

，
解此危困

，
以救

水陆百姓十万人生命
，

匪特昌等感大德矣
。 ” ⑨十九 日 ，

又派营弃夏景春偷渡威海
，

从

早路潜往烟台
，

带函给刘含芳
，

告以
“
十六七 日援兵不到

，
则船

、

岛万难保全
。 ” ⑩并

请转一函给陈凤楼
� “

此间被困
，

望贵军极切
，

如能赶于十七 日到威
，

岛尚可保全
。
日

来水陆军心大乱
，

迟到
，

弟恐难相见
。

迄求援救
。 ”

卿暗示十七 日援军不到
，

即将 自尽

之意
。

但是
，

陈凤楼马队有三营刚到淮县
，
又被李鸿章奏诸调往天津

。

对 此
，

李 秉 衡

大为不满
，

致电刘含芳说
� “

陈凤楼到淮
，

傅相 电止
，

奏调回直
。

奈 何� 岛
、

船 无 兵

救
，
真堪伤痛� ”

其他各军则行进缓慢
， “

仅丁 �槐�二营到省
，

催两 日无东来耗
。

又

三营到诸城
，
即滋事栽营官

。

李 �占椿�
、

万 �本华�
、

张 �国林� 三军入东境
，

迟迟

不前� ” ⑩电催札伤 ，
急如星火

，
也无济于事

。

直到北洋舰队覆没之际
，

援军尚距威海

甚远
。

丁汝昌的盼援终于落空了
。

不过
，

他当时还未完全料到会有如此结果
，
所以还一

直存有一线之希望罢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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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在盼援望眼欲穿的日子里

，

刘公岛的形势更趋于恶化
。

为了不使 已经受伤的巨舰落

入故手
，
丁汝昌于十五 日派广丙舰用鱼雷炸沉了伤重的靖远舰

，

并将搁浅的定 远 舰 炸

毁
。

十六 日
，

刘步蟾在悲愤中自杀
。

十七 日
，
即丁汝昌所许期限的最后一天

。

当晚
，

接

到刘含芳派人送到的李鸿章电报
，

内称
� “

水师苦战无援
，

昼夜焦系
。

前拟觅人往探
，

有回报否� 如能通密信
，
令丁同马格禄带船乘黑夜冲出

，

向南往吴淞
，

但可保铁舰
，

余

船或损或沉
，
不至裔盗

，
正合上意

，
必不至干咎

。

望速图之� ” ⑩此电分三路送 ，

这才

送到丁汝昌手里
。

他接到催令冲出的电报
，

始知援兵无期
。 “

奈 口外楼舰
、

雷艇布满
，

而各舰皆受重伤
，

子药将尽
，

无法冲出
。

水陆兵勇又以到期相求
，

进退维谷
。 ”

几次派

人将镇远舰用雷轰沉
，

但
“
无人动手

” 。

又有
“
水陆兵 民万余人哀求活命

” 。

及
“
见事

无转机
” ，

而所允期限已到
，
决定实践自己的诺言

，
以 “

一身报国
” 。

�叹道
� “

与舰

偕亡
，

臣之职也
。 ” 召牛超晒至

，
命 曰

� “
吾誓以身殉

，

救此岛民尔
。

可速将提督印截

角作废�
” ⑩牛佯诺之 。

丁遂仰药
。

其时当在十七 日夜
，

延至十八 日晨七时许而死
。

由上可知
，

丁汝昌恰在正月十七 日
“
仰药

” ，
并不是偶然的巧合

。

他之所 以勉慰士

兵固守到十七 日
，

是因为他 已经做好了两种准备
�

若援军按期赶到
，

则刘公 岛 之 围 可

解� 万一逾期不至
，

则决心 以死殉国
。

说丁汝昌是到十八 日或十九 日才服毒自尽
，

显然

与历史事实不符
，
是不能成立的

。

① 范文澜
� 《 中国近代史 》 上册

，

���一���页
。

②⑦⑨⑩� 《 清光绪朝中日文交涉史料 》 �����
、
����

、
����

、
����

、
�����

。

③ 《 李鸿章全集 》 电稿 �三 �
， “ �页

。

④ 桥本海关编
� 《 清日战争实记 》 ，

卷��
，
村 �一���页

。

⑤ 谷玉霖
、

苗秀山的回忆
，

均见拙著 《 东洋舰队 》 附录三
。

⑥ 施从滨
� 《 丁君旭山墓表 》 。

⑧⑩⑩ 《 山东巡抚衙门档 》 。

⑩ 《 李文忠公全集 》 ，
电稿

，
卷��

，
��页

。

⑩ 陈诗
� 《 丁汝昌传 》 ，

见 《 庐江文献初编 》 。

按
�

陈诗为丁汝昌之乡人
，
是传所记之事多为

外界所群知者
。

�责任编辑
、
校对

、

徐平�

�上接第��页�

与教学有着密切 的关 系的� 是经过 了系统地整理和研 究 而进行陈列 的 � 因而 是反映科学

原理 的
。

再加上各位教授理解博物馆对教学上 的重要作用
，

博物馆确 实配合 了教学需要
。

棚桥源太郎进一 步列举 了海外艺术学校和杀通 大学办博物 馆例 子
� 同时列举 了美术博物

馆 内附设艺术 大学的例子
。

他认为这种做法都是很好
，
既培养 了学生

，
也办 活 了 博 物

馆
。

除 了大学附设博物 馆和一 些 炸物 馆办大学外
，

一 殷 大学主要是利用附近设备较好博

物 馆
，

教授们在那里组织讲学
�
学生们也经常利用课余时间 自己到各博物 馆 参 观 和 学

习
。

博物 馆对学生们学习所起的作用是不可 估量 的
。

�贵任编辑
、

校对徐平�


